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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儿时蚕豆香
殷雪林

五月立夏，春天谢幕，
家乡沐浴在清凉宜人的浅

夏时光里， 此时， 时序轮
换， 新鲜景物处处让人耳
目一新：浓荫初成，石榴花
欲燃， 樱桃红了， 梅子熟
了，枇杷黄了……在乡村，
麦子正养花灌浆， 农家房
前屋后、田边沟畔，那一垄
垄蚕豆熟了， 又是人们采
摘品尝那青翠爽嫩的田间

好味的时候了。
儿时乡下姥姥家，每年

农民都会种下一些蚕豆。 那
时人们生活清贫，蚕豆既可
当菜也可当粮，尤其青黄不
接的春夏之交， 为缺衣少
食的清苦岁月添补了不少

滋味。
春天， 田野麦苗清秀

的时候，乡村蚕豆开花了，
紫黑色的花朵缀满枝头 ，
远看像一群花蝴蝶落在翠

色的枝叶间，微风过处，时
而翩翩起舞， 时而静止栖
息； 近看像一个个彩色的
小铃铛悬挂于植株上 ，枝
柯轻摇， 仿佛能奏出叮叮
当当美妙的脆响。

初夏，蚕豆熟了。清晨，
一垄垄喝饱露水的棵棵蚕

豆从上到下结满了碧绿的

豆荚，用指甲一掐，嫩得能
冒出水来， 有的已鼓鼓囊
囊，饱满得招人眼目。 村里
老人们常笑着说：“啥季节
尝啥鲜，这季节吃蚕豆最有
口福。 ”其实这当口还有其
他果实新熟，如樱桃、黄梅、
枇杷，不过这些果树村里很
少，即使有，也被人家的院
墙遮挡。蚕豆，村里村外、菜
园、坡地、田间地头的角角
边边随处可见， 不稀罕，几
乎家家都有栽种，所以人人
都可以享口腹之欲。

每当这时，姥姥村里的
人们欢天喜地，清晨或傍晚
的菜园和田畔里总会有妇

女、 儿童结伴去采摘蚕豆，
收获的满足让大家忘记了

栽培的辛劳， 个个笑逐颜
开。 姥姥也会牵着我和大家
一起去采摘欢乐。 自种自
收， 拿回去无论怎么吃，都
会让家人舒心惬意。

剥豆是件很好玩的

事，农家小院里或门口的
绿树浓荫下 ，小伙伴们一
起嬉嬉闹闹 ，互相帮着大
人来剥豆 。 剥开豆荚 ，抠
出胖嘟嘟的蚕豆 ，再剥去
豆壳 ，那青翠碧嫩的豆瓣
就现身了 ，装在瓷碗里或
瓦盆里。 有时大家比赛看
谁手巧剥得快 ，所得的奖
励是获得一些比较完整

的豆壳。 男孩子们把豆壳
套在指甲上可扮灰狼 、老
虎爪。 最有趣的是女孩子
们， 把豆壳用针线串起来
做成手钏和项链， 带在腕
子或脖子上， 可扮丫环与
小姐。

剥好的豆瓣等待下锅，
我记得姥姥最拿手的菜肴

就是蚕豆铺土鸡蛋。锅里舀
两勺清油，大火烧热倒入鲜
嫩的蚕豆， 迅速翻炒几下，
然后泼上蛋汁，“噗” 的一
声，顿时清香四溢。 再连着
翻动几下锅铲， 眨眼好了，
铲入盘中，一道金黄翠绿的
农家小菜叫人爱不释口。

煮豆吃，是家长对孩子
们的犒赏。 做法很简单，新
鲜的蚕豆去荚在柴锅里煮

开就行，爱吃咸的，煮时抓
一小把盐。傍晚，夕阳余晖，
炊烟里氤氲着蚕豆香。等熟
了，盛在碗里，你端半碗他
端半碗，麦场上一起分享来

了。 趁热你尝我一把，我尝
你几颗，边吃边品，最后还
要为谁家的豆香而争执得

不可开交。分食时的喧闹和
嬉戏，偶尔会吸引收工归来
的大人们的脚步，放下锄头
或犁铧来看热闹，一会儿就
被孩子们的天真无邪和欢

乐逗得身心轻松。
每年姥姥家都会收获

一些蚕豆。 儿时家贫，常去
乡下姥姥家， 正赶上新豆
下来时， 她都让我带些蚕
豆和其它土产回去让全家

尝鲜。 等豆老了，姥姥采下
剥去豆荚在太阳下晒干 ，
然后用布袋装着， 挂在墙
壁上或房梁下， 到秋天时
会晒豆瓣酱， 还留一部分
逢年过节拿出来， 炒蚕豆
或温水发泡做菜吃。 我最
爱吃姥姥做的炒蚕豆 ，炒
豆时， 在大铁锅里放些沙
子， 这是防止蚕豆被炒糊
或炒得太焦， 就像炒花生
一样。 炒熟后晾凉，虽然生
硬如铁， 但牙齿好的嚼起
来嘎嘣脆， 蚕豆原本的滋
味和香气久久弥漫在口

中，叫人回味无穷。 姥姥总
是为我预留着， 她在世的
每一年我都能吃到她亲手

炒做的铁蚕豆。
现在， 不光常年能买

到新鲜蚕豆， 而且用蚕豆
做成的速食食品也有很多

种，可以说是丰富多彩、色
香味俱全， 可是我总觉得
还是儿时的蚕豆最香 ，虽
然那时的做法很普通 、很
简单， 也缺乏调料而味道
平淡， 但在我的内心里却
有着特殊的味道， 因为它
的香味里， 珍藏着让我怀
念的童年时光， 还凝聚着
让我无法忘记的爱意。

舌 尖 上 的 信 阳

张果老成仙
淮滨县张庄集， 传说是张果

老的故乡。 张庄集原名又叫张果
城， 张果老成仙后曾一度改名为
仙庄集。 提起张果老成仙以及他
为什么要倒骑驴的事儿， 这里还
有一段传说呢。

张果老本是穷苦人出身， 常年
以赶驴帮人运货为生，每天风里来、
雨里去，日子过得很是艰难。 这天，
他赶着小毛驴，一大早就上路了。中
午时分，他走到一座破庙前，只见荒
坡野庙一幅破败凄凉的景象， 庙内
空无一人， 只剩下两间破瓦房。 往
常，张果老路过这里，总要歇歇脚，
啃上几口干馍，睡上个把时辰的觉，
也算寻了个痛快。这天，张果老却突
然改变了主意，他摸摸干粮袋，还是
早上舍不得吃的那一块大饼， 现时
要把这块大饼吃下去倒也容易，可
晚上吃什么呢？ 他牙一咬，心一横，
对着驴儿甩了一个响鞭， 干脆三顿
作一顿，待把货物运到地方再说！他
刚要迈步，突然一阵清风刮来，闻到
了一股异常的香味。这时腹中空空、
饥肠辘辘的张果老不禁喝住了毛

驴，停下脚来。张果老将毛驴挂在庙
门前的一棵小树上， 推开虚掩着的
庙门，走了进去。

进得庙门， 张果老一下愣住
了：一向无人的破庙里，竟然支了
口大锅。 那灶膛正架着劈柴，锅的
四周烟腾火燎地冒着大气。张果老
疑惑不定，忙掀开锅盖一看，好家
伙，你知道锅里是什么？ 原来是炖
得滚烂的一锅肥肉。 锅盖刚一打
开，那满锅的香气，一个劲儿地朝
他鼻子里钻。 是谁有肉不在家吃，
偏偏拿到庙里煮呢？张果老越想越
感到奇怪，四下瞧瞧，再出门望望，
还是没人。张果老碰上了这么个好
运气，还会轻易放过？饱尝一口汤，
味道出奇得美， 也分不出锅里到底
煮的是什么肉， 反正是他从来没吃
过的。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从门外的
小树上掰了根树枝当筷子吃起来。

原来离这座庙不远处， 有一
座学馆， 里面有一个性情孤僻古
怪的教书先生。 他平生无别的嗜
好，只专一修身养性，以求升天成
仙。 说来也巧，这天，他从一个学
生的口里得了一个信儿， 说是在
离学馆不远的一个大荒坡地里 ，
经常有一个光屁股小孩出来耍

玩，这孩子个子很矮，却长得白白
胖胖。 学生以为稀奇，不知是谁家
的孩儿，整天在那里玩也不回家。
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心中暗喜，他
断定这是成了精的何首乌。 他早
就听人说过， 何首乌在地下生长
千年以后，就会变成人形，出来走

动，谁能吃到这种何首乌的肉，谁
就可以超凡成仙。 他早就梦想得
到这样一种宝贝，不料就在今天。
他买来了一斤红丝线和一根绣花

针， 把丝线的一头穿在针上叫学
生带着， 让学生设法把针扎在那
个光屁股小孩儿的身上。 学生听
了老师的话， 果真这样做了。 于
是， 先生就顺着红丝线一直找到
了这种东西生长的地方，刚好，就
在张果老经常路过的那座庙后面

的地里。 先生趁着没人的时候，悄
悄地挖了起来，挖了很深很深，直
到把红丝线挖完， 才挖出了一只
长得肥肥胖胖的何首乌。 先生想
带回家， 又怕被人遇见， 想来想
去，不如就在破庙里支个锅，人不
知鬼不觉地独个吃了完事。 没想
到在他煮熟了何首乌、 回去拿碗
筷的时候，前庄却来了一个朋友，
说是家里办喜事， 要请他去帮忙
写副对联，不等他答应，朋友就把
他拖走了。 他匆忙写完了对联，就
要告辞， 朋友又死活非留他在家
里喝几杯不可。 就这样，时间一拖
再拖，炖得烂熟的一锅仙肉、仙汤
却没能吃上口。

那何首乌个大肉多， 张果老
吃了个痛快也没吃完。 这时，他的
小毛驴在院外又踢又叫， 他这才
想起小毛驴还饿着肚子， 于是连
锅带汤一起端了出来， 让驴儿也
喝个够。 最后还剩下一点汤，他顺
手拨到了墙头上。

张果老吃罢肉、喝罢汤，打了
个饱嗝，心中美滋滋的，正要坐下
来抽袋烟运运气， 却一眼看见有
个人慌慌张张地朝这边走来。 “不
好，八成这锅肉是他炖的！ ”他慌
忙起身，解开驴绳，屁股一抬倒坐
在驴背上。 “得儿———嘟！ ”接着一
个响鞭， 驴儿四蹄踏踏飞快地跑
起来。 谁知就在这紧追快跑之中，
仙物生效，那驴儿也因喝了仙汤，
四蹄早已离开了地面， 腾云驾雾
地飞了起来。 张果老倒骑在小毛
驴上 ，只觉身轻似飘 ，越飞越远 ，
越升越高， 破庙和那个追来的人
早已看不见了。

传说，那被张果老用来当筷子
吃何首乌的树枝干， 竟然落地生
根，长成参天大树，被当地人称作
“果老树”。那一堵被张果老用肉汤
泼过的墙头， 竟然如铜墙铁壁一
般，经世不倒。后来，人们就把这座
破庙加以整修，改建成“果老庙”，
把这堵墙立为“果老碑”， 并在上
面题诗刻文，表达对张果老的怀念
之情。

（据淮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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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间 传 说


